
灵溪，是酉水的一条支流，为进出永顺老

司城的主要通道。2009 年以来，我通过七次田

野考察，在沿岸发现十四处土司摩崖石刻。这

些石刻对于研究永顺土司政治、书法文化、社

会生活、民族关系等有重要价值。

灵溪石刻遗韵映千年

灵溪蜿蜒于湘西群山间，沿岸的绝壁、

古桥与崖洞上，隐藏着跨越数百年的摩崖石

刻。

碧花潭左岸绝壁下有一深潭，凿有栈道，

现孔存栈毁，村民称之“神仙打眼”。现存石刻

三处，有两处在栈道遗址下。左边的为“正德

年来，率诸士夫乘舟游乐之勤，因名剏碧花

庄，思亝书”。楷书，颜体风格，古朴苍劲。“亝”

古同“齐”，思亝即思齐，土司彭世麒别号。在

此上游约十米处绝壁刻楷书大字“碧花潭”，

结体疏朗宽博，笔画秀劲润雅。也为彭世麒所

题。

在距老司城约 20 公里的高立山西侧崖

壁，刻有“观猎台”三个楷书大字，字高 80 厘

米，落款为“都宣慰使思齐捕猎游此记云”。相

传每年的寒冬腊月和正月间的初一至十五，

土司便带着家眷侍卫，骑马坐轿到此观猎取

乐。土司属下派人在此围猎，若有捕获，首先

供土司美餐。土司认为此地是观猎的好地方，

欣然题刻。这三个硕大的颜体字，结体方正茂

密，笔力雄强圆厚，气势庄严雄浑，虽经 500 年

风霜雨雪侵蚀，仍清晰可辨，与山川融为一

体。

距老司城约 15 公里处的吊井乡境内有一

自生桥。横刻“石桥仙渡”四个颜体行楷大字，

镂边刻。上款为竖刻“弘治十年重阳”，大字笔

画粗壮，在结体和行笔上作了艺术化的处理，

“石”字口较小，而撇画拖得很长，“桥”和“仙”

两字结体稍扁，“渡”字稍长，整幅字浑厚苍劲

而不失灵动。此石刻距今 527 年，为湘西地区

最早的摩崖石刻。

在灵溪西岸谢甫码头，有一石刻：“正德

三年，余与嫁酉司妹同游时水泛，故记。”柳体

楷书，无落款。从书法风格分析，出自老土司

彭世麒之手。

在老司城上游颗砂乡境内的爽岩洞，洞

口右壁现存“爽岩洞”阴刻楷书大字。落款为

“正德十六年（1521 年）思齐书”。“爽”作了变

形处理，将最后两笔“人”变成了四笔，化简为

繁，字形方正；“岩”化繁为简，在三字中最长

最窄；“峒”字又写得既宽又扁，这一方一长一

扁、一繁一简，便产生了动感，产生了审美情

趣。

汉风土韵背后的文明交融

当我们在灵溪河畔，凝望镌刻于岩壁的

颜柳风骨时，不禁会问：这些充满汉文化韵味

的摩崖石刻，为何会出现在湘西腹地？

永 顺 彭 氏 土 司 ，自 五 代 后 梁 开 平 四 年

（910 年）到清雍正六年（1728 年）改土归流，历

经了 28 代、35 任，延续了 818 年。

800 多年里，为什么在彭瑊担任溪州刺史

500 多年后，才出现摩崖石刻？这要从土司接

受汉文化的历史背景说起。

公元 940 年，溪州之战，彭士愁兵败，被迫

与楚议和结盟，在会溪坪立铜柱。溪州铜柱的

盟约，使土司在政治、法律、经济、军事上获得

了更大的自主权，其后建立的八百年土司王

朝有了合法的政治地位。宋元时期，土司对内

统治又实行“蛮不出峒，汉不入境”政策，湘西

地区处于与世隔绝状态，影响了汉文化的输

入。

明廷为加强中央王朝统治，推行文化同

化政策。洪武二年，朱元璋发布《命郡县立学

校诏》，令包括土司地区在内的郡县建学校。

此后，明朝的几位皇帝都下诏书兴县学，并规

定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如不入学者，不准

承袭。

在此政策下，土司土官子弟纷纷被送往

附近州县求学。土司彭元锦还在老司城创立

若云书院，请外地名师教授汉文化。书院的创

立，给土家族上层人士及富家子弟提供了教

育机会，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人

才。

土家族是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中央政

权的强力推动下，使土司受到汉文化熏陶，他

们学习书法和吟诗作对，也像汉族文人一样，

游山玩水，挥毫泼墨。至此，灵溪河畔在明代

出现摩崖石刻，便不再是偶然，而是文明交融

的必然产物。

岩壁上的文明密码

拂去岩壁上的历史尘埃，接下来，让我们

深入探寻灵溪土司石刻的多重价值。

灵溪石刻是永顺历代土司现存唯一的书

法遗存，老司城遗址及土家族地区的考古中，

均未发现土司的其他书法遗存。灵溪石刻填

补了古代土家族书法的空白，也是湘西地区

最早的本土书法家作品。在此之前，这一地区

除发现零星印章、铜器铭文外，只有两件（类）

书法实物，一是里耶秦简，二是溪州铜柱。里

耶秦简或为外地书佐所书，秦亡后，湘西地区

再次进入文化沉寂。直至溪州铜柱出现之前

的 1200 多年里，整个湘西地区竟没有发现本

地人书法遗存。溪州铜柱之后，湘西再次出现

了近 500 年的文化断层，灵溪石刻的出现，才

把湘西的书法文化连接起来。

灵溪摩崖石刻为研究土司姻亲关系提供

了珍贵史料。其中，“余邀同世亲冉西坡游此，

得鱼甚多。”及“余与嫁酉司妹同游时水泛故

记。”两处题刻，直接证实永顺土司与酉阳土

司的跨省联姻。这与明廷“土官土舍婚娶，止

许本境本类，不许越省”的禁令相悖，彰显土

司为巩固势力对朝廷规制的突破。

除揭示姻亲网络外，灵溪石刻还折射出

土司与明廷间复杂的博弈。土司彭翼南题刻

“嘉靖乙丑年夏，予□内阁大学士徐门下锦衣

仝云川、吕松泉、庠士杜太行携宗族等同游于

此。美！”表明，内阁首辅徐阶派遣锦衣卫巡察

老司城。这既体现朝廷对土司的监管，也暗含

对抗倭功臣彭翼南的重视。从彭翼南亲自陪

同并邀地方名士作陪的细节，可见土司与明

廷间微妙的依存关系。

此外，灵溪石刻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

化信息。这批土司题刻，除“石桥仙渡”为行楷

外，其余均为楷书，大多接近颜柳风格，从此

可以看出土司们以师法唐楷为主。这些题刻

大多为记事、记游和地名，而“石桥仙渡”“东

江渔火”两处题刻纯粹是写景，文辞优雅，有

很强的文学性，反映出土司的文学修养。从题

刻内容中，亦能窥见土司的性情与生活。题刻

最多的彭世麒，两处提到喝酒，而且是“酣趣”

“醉归”，尽显豪爽洒脱。土司彭翼南虽只有一

处题刻，但题刻最后的一个“美”字，展露其率

真性情。石刻记录了土司的生活场景，他们带

着家眷、亲戚和朝廷的官员，游山、玩水、打

猎、捕鱼、饮酒、挥毫，多的时候竟“游者从者

千余”。而土司收粟记石刻，则记载了□总、总

管等三十五人的官职，其中南未佘、洗剌送等

土家语姓名，为研究明代土司官制与民族文

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近几年，乡村综艺悄然走红，成为不少年

轻人的综艺“新宠”。曾经，大众对乡村的印

象，或许停留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

悠然，或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

劳。乡村综艺的出现，打破了人们的刻板认

知。

一 些 乡 村 综 艺 如《种 地 吧》追 求“ 真 实

感”，请普通嘉宾组建团队，走进农田，让观

众从零开始陪伴他们种地。他们手持锄头，

脚踩泥土，从播种时的满心期待，到灌溉时

的小心翼翼，再到收获时的欢呼雀跃，每一

个环节都被镜头忠实记录。观众们看到的，

不再是抽象的农事，而是实实在在的付出与

成 长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观 众 与 节 目 嘉 宾 、农

田，慢慢产生了情感羁绊，真切感受到农业

生产的复杂与收获，体会到每一粒粮食背后

的 汗 水 ，领 略 到 新 时 代 农 业 蕴 含 的 无 限 可

能。

纵 观 近 期 的 乡 村 类 综 艺 ，大 多 采 用 纪

实 手 法 ，展 现 真 实 的 乡 村 生 活 、美 景 美 食 、

自 然 地 理 条 件 。纪 实 镜 头 下 的 乡 村“ 慢 ”了
下 来 ，乡 村 的 景 美 、人 美 、日 子 美 也 被 展 现

了 出 来 。乡 村 类 综 艺 对 乡 土 文 化 内 涵 进 行

深 度 挖 掘 ，让 古 老 的 智 慧 在 现 代 荧 屏 上 重

焕生机，民俗文化不再尘封于岁月，而是成

为 连 接 过 去 与 现 在 、城 市 与 乡 村 的 文 化 纽

带。

乡村综艺的意义，不止于呈现，更在于影

响。它让城市的人们，在忙碌生活中，有机会

停下脚步，望向乡村，理解“三农”，在心底种

下关注与支持的种子。同时，也为乡村带来新

的发展契机，吸引人才回流，推动文旅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

无 论 是“ 另 起 炉 灶 ”式 的 原 创 探 索 ，还

是 基 于 既 有 模 式 的 创 新 设 计 ，经 过 近 几 年

的 探 索 ，乡 村 类 综 艺 节 目 的 创 新 路 径 不 断

迭 代 升 级 ，以 真 实 的 乡 村 底 色 和 奋 进 的 农

业农村故事，展望农业现代化强国的未来。

在 乡 村 振 兴 的 宏 伟 蓝 图 中 ，乡 村 类 综 艺 节

目 应 持 续 发 挥 特 有 的 文 化 功 能 和 社 会 价

值，从不同角度呈现乡村发展的蓬勃朝气，

助力人们追寻美好生活、创造美好生活，让

乡村成为都市人和乡村人共同向往的生活

场域。

一方水土

影视观察

灵溪摩崖翰墨香
梁厚能

乡村综艺里的“三农”图景
吴学安

综艺《种地吧》剧照。

观猎台摩崖石刻。 彭剑秋 摄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

夕，湖南美术馆迎来了一场

意义非凡的展览——“捐赠

与收藏研究展·康移风”。这

位 78 岁的矿工画家慷慨捐

赠 130 件代表作，其中包括

从早期《我的弟兄》到近期

巨制《大唐中兴颂》的作品

序列。这不仅是一次艺术回

顾，更是一部用矿灯照亮的

生命史诗，记录着一位工人

艺术家如何以画笔为镐，在

生活的矿脉中挖掘艺术的

真金，传递着一位老矿工的

思考、艺术家的责任。他的

这些画作，不仅记录了时代

的辉煌，更是让那些支撑辉

煌的普通人被看见。

源自矿井深处的人文

之光。康移风的艺术之路始

于湖南涟邵矿务局的矿工

时期。“因了那一张张沾满

煤 尘 的 脸 ，那 汗 迹 斑 斑 的

窑 衣 ，那 一 个 个 动 人 的 乃

至 催 人 泪 下 的 矿 工 故 事 ，

我的情感体验迫使着笔触

要 伸 进 浓 浓 的 水 墨 世 界

里 。”1974 年 ，康 移 风 画 了

一幅矿工题材作品参加湖

南省首届优秀美术作品展。从此，他的艺术世

界 便 与 煤 矿 工 人 紧 紧 联 系 在 一 起 。下 井、劳

动、小憩、收工……这些采煤工人的日常生活

瞬间成为他笔下最美的风景。2005 年在中国

美术馆展出的《我的弟兄》系列，以刀劈斧砍

般的笔触刻画出矿工群体的钢铁意志。画面

中黝黑的面孔、沾满煤灰的工装、如雕塑般坚

实的肌肉线条，构成了中国美术史上罕见的

劳动者群像。这些作品拒绝浪漫化的英雄叙

事，而是以“方直厚重”的笔墨语言，融合西方

立体构成与传统线描，真实呈现矿工用生命

博取生存空间的生存状态。中国美术馆收藏

的《憨》与《我的弟兄》，标志着“煤矿工人”形

象首次以主体姿态进入国家艺术殿堂，完成

了从“煤黑子”到“黑色脊梁”的审美正名。

工友情怀的审美转化。康移风的独特价

值在于其“内在于劳动者”的创作视角。与专

业工作者对工人群体的想象性描绘不同，他

的 矿 工 系 列 始 终 保 持 着“弟 兄 ”般 的 平 视 关

怀。康移风曾说，自己以前画矿工，着力表现

他们的苦难与沉重，恰恰忽略了他们人性中

最 光 辉 的 一 面 。而 事 实 上 ，矿 工 有 着 丰 富 的

思 想 情 感 。在 繁 重 艰 苦 的 工 作 面 前 ，在 不 知

何时降临的危险与灾难面前，他们表现出的

却 是 坚 忍 与 乐 观 。在 康 移 风 看 来 ，矿 工 和 其

他 群 体 一 样 在 为 社 会 创 造 财 富 。“他 们 并 不

需要大家的同情与怜悯，而是需要理解与尊

重 。作 为 艺 术 家 ，我 们 应 该 努 力 做 到 以 一 种

积 极 的 创 作 状 态 去 挖 掘 劳 动 者 的 尊 严 。”在

《矿工组画》（2016）中，升井后疲惫而满足的

笑 容、工 友 间 相 互 点 烟 的 默 契、井 下 黑 暗 中

闪烁的矿灯，这些细节凝结着四十余年共同

劳 作 的 生 命 记 忆 。有 专 业 者 评 价 其 作 品“将

潇 洒 豪 情 化 作 灵 感 源 泉 ”，这 种 豪 情 既 来 自

矿 工 群 体 的 集 体 气 质 ，也 源 于 康 移 风 本 人

“ 金 嗓 子 ”般 的 生 命 热 情—— 在 画 展 开 幕 式

上，这位老画家仍会即兴高歌，将矿山的劳动

号子转化为笔墨的节奏。

从《我的弟兄》到《大唐中兴颂》的精神跋

涉。康移风近年创作的《大唐中兴颂》标志其

艺术境界的升华。该作以浯溪摩崖石刻中颜

真卿手迹《大唐中兴颂》为灵感，用纪念碑式

构图再现盛唐气象，分“天将昌唐”“地辟天

开”“盛德之兴”“石刻颂德”等部分，生动呈现

了《大唐中兴颂》所记述的内容情节。有趣的

是，画家将矿工造型中的“雄浑之力”注入历

史人物塑造，使文臣武将皆带有劳动者特有

的坚实感。这种“以工写史”的创作路径，与其

《千里湘江图》《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

卷》等巨制共同构成“劳动者书写历史”的视

觉宣言。从具体矿工形象到抽象历史精神的

跨越，康移风的“工人艺术家”之路越走越宽

广。

站 在《大 唐 中 兴 颂》的 巍 峨 画 卷 前 ，我

看 到 的 不 仅 是 盛 唐 气 象 的 视 觉 重 现 ，更 是

一 位 老 矿 工 用 毕 生 积 蓄 的“墨 块 ”垒 起 的 精

神 丰 碑 。从 地 心 到 殿 堂 ，康 移 风 以 矿 灯 般 的

执 着 ，照 亮 了 劳 动 者 在 艺 术 史 中 的 应 有 位

置 。这 些 沾 染 煤 灰 与 汗 水 的 画 作 ，终 将 以

“ 劳 动 美 学 ”的 厚 重 质 地 ，沉 淀 为 新 时 代 劳

动 者 的 肖 像 ，为 劳 动 者 的 生 活 赋 予 了 纪 念

碑式的表达。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当苏运莹

《野子》的歌声在片尾响起，我独自坐在空荡

荡的影厅里，看着片尾字幕缓缓滚动。

向阳花其实就是向日葵，这是一种令人

感到温暖的植物。但电影取名时没有直接用

“向阳花”，而是在向阳与花之间增加了一个

间隔点，可谓神来之笔。向阳，代表的是面对

社会的态度，而花其实是暗指电影里像高月

香这样的边缘女性。

作为冯小刚首部全女性阵容的现实主义

作品，《向阳·花》以冷峻的笔触剖开社会边缘

群体的生存困境，又以细腻的镜头捕捉人性

微光。影片通过刑满释放女性重返社会的挣

扎史，在绝望与希望的撕裂中，完成了一场关

于尊严与救赎的深刻叙事。

《向阳·花》的故事是冷酷的，电影毫不避

讳 地 展 现 了 底 层 女 性 的 生 存 困 境 。高 月 香

（赵丽颖饰）为给失聪女儿凑钱购买人工耳

蜗铤而走险入狱，黑妹（兰西雅饰）则是在盗

窃集团控制下长大的聋哑惯偷。影片前半部

分以监狱为背景，后半部分则聚焦两人出狱

后的艰难重生——捡破烂、发传单、做酒店服

务员、化妆品过敏测试员，甚至面临住宿客人

的污蔑搜身、无良老板的骚扰和贼窝头目的

威胁。这些情节冷酷地揭示了社会对刑满释

放人员的结构性歧视与容错机制的缺失，直

指边缘群体在就业、住房、社会认同等方面的

系统性困境。

然而，正是在这样冷酷的底色上，那些细

碎的温情才显得如此珍贵。监狱里女犯们分

享 食 物 的 场 景 ，出 狱 后 高 月 香 与 黑 妹 挤 在

200 元危房里相濡以沫的画面，这些细节之

所以动人，恰恰因为它们发生在如此残酷的

环境中。导演用温暖的橘色光晕来呈现这些

时刻，与整体冷峻的蓝灰色调形成视觉上的

张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月香与女儿之间

的互动——在漏雨的屋檐下教女儿感受声音

的震动，在寒夜里为女儿缝制可以装助听器

的头巾，这些场景中流露出的母爱，让观众在

绝望中看到一丝微光。

在电影《向阳·花》里，我们不难发现其中

有《天下无贼》的影子。影片对“小偷家族”的

刻画，延续了冯小刚对犯罪题材的独特思考。

与《天下无贼》中王薄、王丽的江湖义气不同，

《向阳·花》中的盗窃集团更像一台精密的犯

罪机器：聋哑人负责行窃，孕妇成为“安全掩

护”，连刚出生的婴儿都被利用来训练。这种

将人彻底工具化的设定，撕碎了“盗亦有道”

的浪漫想象，暴露出贫困与犯罪之间令人窒

息的共生关系。

《向阳·花》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创新，更

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影片填补了刑满

释放女性群体在银幕上的失语状态，通过高

月香们的遭遇，揭示了贫困、性别歧视、社会

偏见等多重压迫。高月香与黑妹在经历暴力

反抗后，最终开起洗车行实现经济独立，胡萍

因献血获得社会认可，邓虹以狱警身份提供

庇护。这种“大团圆”的结局虽然消解了现实

的复杂性，但却符合多数观众的期待。

在表演层面，赵丽颖和兰西雅的精彩演

绎为这种冷酷与温情的交织提供了血肉。赵

丽颖完全颠覆了以往形象，素颜搭配刀疤妆

的造型，方言与肢体语言的运用，将高月香这

个“带刺的向阳花”塑造得入木三分。特别是

她眼神中那种隐忍与倔强的混合，让角色在

冷酷处境下依然保持着人性的温度。兰西雅

则通过细腻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将黑妹

这个聋哑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最初的麻木冷漠到逐渐打开心扉的过程，

让观众看到了人性复苏的可能。

《向阳·花》或许不是一部完美的电影，但

它绝对是一部诚实的电影。它以粗粝的笔触

撕开社会的伪装，让观众直面那些被遮蔽的

苦难；又以微弱的火光证明，即便在最黑暗的

裂缝中，人性的光芒仍能穿透绝望。正如高月

香在片尾对女儿的独白：“我们不是向日葵，

但我们可以选择向阳生长。”

艺林掇英 荧屏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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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花》的
冷酷与温情

徐刚

康移风 矿工肖像 2007年 90cm×90cm

电影《向阳·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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